
我与辅扔四十年
起人伟

董辅扔跟我相处了四十多年。在十分钟时间内，我不可能把所有问题 

都讲完，只能非常概括地讲一些我的看法。他临走之前，在电话里面跟我 

讲了两句话：第一，我回来以后跟你们一起干。他觉得还可以干很多事 

情。但是很遗憾，到美国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来。第二，他说我们过去受过 

很多冲击，别放在心上。我觉得他对我的劝告是很真诚的。

我跟他相处四十多年，他一直是我们学术上的带头人，一直是改革开 

放的领路人。我们是同事、朋友。下面讲到他的一些学术上的贡献，我想 

不必讲很多，后来他着重研究的资本市场问题，这也不是我的专长。

第一，关于再生产问题的研究，我认为他有突出的贡献。2 0世纪 60 

年代初期，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再生产问题的文章，当时我是《经济研究》 

杂志的责任编辑，是第一个读者。我读他的文章的时候，感到逻辑性特别 

强，原创性特别好。20世纪 8 0年代，一位加拿大的华人经济学家到北京 

来，他一再提到，董辅扔同志在60年代的文章给他很大的启发。这些问题 

的讨论，是很理论化的，但是前提是要有实际的经验。

董辅扔同志在所有制改革上是领先的，我记得1986年在温州调研的时 

候，董辅扔能够看清哪些适合发展，哪些不适合发展。他坚决肯定温州的 

主要改革路子。我觉得董辅扔同志除了所有制改革上的贡献以外，在市场 

改革方面的贡献也应该高度肯定。

还有一条，他在经济所当所长以后，就把研究室的调整逐步引向与国 

际接轨的道路上，这一点非常好。形成了比较、发展、宏观、微观四个研 

究室，我认为这是向国际接轨方向努力的一个成就。我当所长以后，也是 

完全继承了老董这个设置，很遗憾的是，后来比较和发展被撤销了，宏 

观、微观也面临着改名的危险。老董在这方面，作为学术界的领导者，在 

带一个所、组织课题上的开创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还有一点是对外开放，我认为老董除了改革以外，开放方曲的成就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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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加以肯定。就经济所来讲，20世纪7〇年代后期，他接待的外宾非常多。 

1979年他到英国访问，就把布鲁斯请进来，布鲁斯做了一系列长篇的报 

告。我认为中国改革经验的引进，董辅扔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。

我想，对董辅扔同志各个方面的贡献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。有些深 

层次理论上的贡献，恐怕光是这么一个会也不够，我希望今后大家共同努 

力，把董辅扔同志一些更深层次的思想挖掘、总结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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